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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又称
“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名单近日正式发
布。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该计划
将用10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高层
次人才，包括100名“具有冲击诺贝尔奖、
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这一说法引发网友质疑：诺贝尔奖是可以
冲击出来的吗？对此“万人计划”首批杰
出人才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认
为，诺贝尔奖不是冲击出来的，希望社会
对基础科学研究不要过于急功近利。

“遴选百人冲击诺奖”有没有实际意
义？我持肯定态度。只不过，这里用了
一个刺激人心理且易被曲解的“冲击”一
词。其实，这个计划的意思谁都明白，就
是按照诺奖标准，这些人是目前我国离

诺奖最近也最有可能问鼎的佼佼者。
至于这一计划是否“急功近利”，恐怕

也是各说各理。事实上，如此做法，国际
上也并非没有先例。单说邻国日本，他们
在2000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目标中，
就明确今后 50 年内要获得 30 个诺贝尔
奖，如今日本已有10人获奖，花了1/5时间
就完成了1/3，“功利”变成了事实。何况
这“百人”还只是“有望”，还没盲目自信到
给他们定诺贝尔奖指标的地步。

要说日本之所能成功，原因也很简
单。一个是科技高投入。2000年，该国科
研经费投入为130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
而科研经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保
持在3%以上。可我们呢？按照“十二五”
规划，我国科研经费所占GDP比率也只从

1.8%增至2.2%。即便如此，用于项目研究
的也只有40%。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
之外，成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圈钱”法宝。

另一个与教育模式有关。这也是老
生常谈。日本教育有应试影子，但本质
上还是走的素质教育路子。基础阶段偏
重于非文化教育，而研究生阶段则采用
导师制，由导师选拔学科特长生。这与
诺贝尔奖注重创新价值本质一致。但目
前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在应试教育泥淖
里滚打，生产出的是大量不会思考，没有
创新，更不敢突破常规的做题机器。想
成为研究生，首先要过英语这一关。少
数出类拔萃的，一毕业又多出了国。学
成回国的，按照中国留学生博物馆馆长
李克欣的介绍，也只有13%，而就这可怜
的数字里，还有很多是逃离了科研的。

尖端科研人才来源地先天不足，人
才储备匮乏，科研队伍结构不合理，就很
难形成科研梯队，这就是“钱学森之
问”。而雪上加霜的是，大学还普遍存在
行政化问题。当官场上那一套蹿入科研

领地，“研而优则仕”成为常态，在体制与
机制上，不是给学者创造适宜、宽松的学
术环境反而总是骚扰，谁能静坐冷板凳，
一门心思搞科研？

诸多因素叠加，导致我国金字塔尖
人才匮乏，也出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12年里有8次空缺的尴
尬局面。而几十年来都与经济类的诺奖
无缘，对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
无论如何都是很没面子的事。

不管诺奖评选掺杂何种因素，作为
世界最有分量的奖项，其意义是深远长
久的，不仅提振国人自信，对一国综合实
力刺激提升也是难以估量的，莫言获奖
引发阅读海啸就是实证，这也是各国趋
之若鹜的原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
阿Q，但光眼馋而不去努力也没用。从根
本而言，诺奖羁绊不解决，怎么冲击都难
乎其难，但“遴选百人冲击诺奖”这种扶
上马再送一程的思路，在目前却未尝不
是“最优选择”，它关乎落实而无关功
利。 □晴川

跋山涉水、攀爬悬崖，在城里的孩子
看来，这是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户外运
动，但对于重庆彭水县保家镇羊头铺区
五组的孩子们来说，这却是他们每天上
学的必经之路。当城里的孩子还在睡梦
中时，他们就要踏上这长约10公里的求
学路，没有灯光、没有柏油路面、没有父
母护送，有的只是陡峭的悬崖……该区
李书记告诉记者，他们也想给孩子们配
辆专车接送，“但是按照规定，安排这种
接送孩子的车辆，必须路面状况要达标，
而这些村因为修建难度太高，至今都没
有通公路”。（10月31日《重庆商报》）

倘若不是一位志愿者发帖诉说，世人
或许永不会知，深山崖壁间的这条上学艰
途。手举火把趟水攀崖，越艰辛越前行。
虽不过是一群稚嫩的孩子，却无奈忍受着
一份踽踽独行的不易，一步接一步、一天
又一天。就这样，过于早来的坚强，总是
加倍让人心酸。孩童强扛不可承受之重，
终究因为大人们未曾提供，一片舒展的天
空。即便这幅惨淡模样事出有因，但总该
有人心伤、有人汗颜才是。

之于“上学”，到底可以艰难险阻到
何种程度？频频曝出的在场照片，已一
再刷新了公众想象。且可以推之的是，
在镜头之外、在目光未及之处，那里的苦
与痛、汗与泪，必更甚于众人现知的一
切。从某种意义上说，羊头铺五组走山
路的孩子们，恰是众多“被遗忘角落”的
最直观剪影。由此我们确信，进步和停
滞，繁华和落寞，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安静

并存。只需变换一个空间，便可目睹另
一个、不一样的灰暗世界。

文明社会的骄傲与自豪，终要兑现
在个体尤其是年幼个体的命运改善之
上。也许，只要仍有小学生在摸黑爬崖
上学，我们谈及这个年代的荣辱成败时，
便应多一份清醒和保留。无论有任何理
由，不优先安排好孩子们的处境，总归是
说不过去的失误……就算保家镇羊头铺
没通公路，也可以派专人，在险道陡崖处
守卫看护吧；就算当地青壮劳力多外出
打工，可至少也能轮流出人，来陪着孩子
们走这一程吧？

其实，我们虽言必称“为了孩子”，却
又时常止于行动。更多的时候，我们寄
希望于孩子们惊人的忍耐力，寄希望于

“到现在还没出过啥大事”式的侥幸。在
一个鼓吹坚忍、美化苦难的传统内，那些
稚嫩的儿童，被鼓励着、被逼迫着去冒
险、去吃苦，去日复一日地忍受荒谬的痛
苦。一个悲哀的现象是，很多欠发达的
地方，惯于以激发孩子“潜能”的方式应
对困难，而很少想着去改变不尽如人意
的现状，从而满足孩子们最基本的需求。

将责任推予孩子，将苦痛抛给孩子，
永远是最怯懦、最矮小的行径。须知，孩
子们“尚能忍受”，从不是我们拒绝作为
的借口。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做的是
不断的改造与改观，而非是让孩子们比
着受苦、拼着忍受。漫漫上学路，竟有莫
名的辛酸苦楚。既已事出，总该给孩子
们一个交代。 □然玉

摸黑爬崖，沉重上学路上的荣辱
■街谈


